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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院最初的十年，要从一对忘年交说起——蔡元培

与林风眠。

1924 年，第一届“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在

德法边境的斯特拉斯堡举行，筹备委员会名誉会长蔡元

培在展览中看到林风眠的画作《摸索》，被深深打动——

彼时，林风眠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艺术青年，长着一

张娃娃脸。

两人相差 32 岁，却在艺术与教育上理念颇合，那次

展览中深刻的印象，成为后来蔡元培力主林风眠赴杭州

主持筹办国立艺术院并出任院长的最初契机——在中

国美术学院校史中，林风眠是第一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任

院长。1928年就任时，他才29岁。

1924 年 10 月，与蔡元培相识那年，林风眠妻儿逝

世，境况窘迫，为感谢蔡元培寄来钱款与书籍，他回了一

封短信，也是我们读到的第一封。在这封信中，青年林

风眠将个体的悲欢放得很低，却更为坚信学术的永恒。

这种“诗人气质”，成为他此后人生的注脚。

彼时，林风眠妻儿离去刚刚 21 天，他在信中写道：

“这一次死的呼声深入在我心里，现在觉得人类的创造

之存在，更为确实。”许江说，这些并不凄惨的文字，令人

感受到经历死亡后的“诗人气质”。当时，林风眠尚在法

国，这些以鹅毛笔写就的深蓝色文字，至今未褪色。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信服这位年轻的校长。

开学不久，艺专闹起学潮。蔡元培虽在 1928 年给

林风眠复信“知学潮已平，学生照常上课为慰”，但心中

仍感不安，提出补办开学典礼，帮助林风眠稳定局面。

如今，在美院校史博物馆便能读到这封信的复本，

每一次嘉宾来此，许江定会亲自为他读起这封信。

1928 年的 4 月 8 日（也有 9 日一说），蔡元培坐着黄

包车到孤山罗苑，面对百余位师生与嘉宾发表演说《学

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国立艺术院是为美术家提供了

一个创作和研究的场所，不是专门为学生办的。希望师

生团结合作，愿意跟着林校长学画的就留下，不中意的

不要勉强，可以到别处去择师，去留自由。”

他还再度重申了在西湖边设立艺术院的初衷，“大

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

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的生活。”而林风

眠则提出了国立艺术院的办学口号，即“介绍西洋艺术、

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那时，北山路已经有了新新旅馆，蔡元培却特地带

了被褥，执意和夫人住在林风眠家中，为的便是证明其

对青年林风眠的鼎力支持与充分信任。

蔡元培与林风眠
1928年4月，一场补办的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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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上海法租界

马思南路98号，大学院艺术

教育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第

一次全体大会。蔡元培亲自

主持会议，并提交了一份提

案——《筹办国立艺术大学

案》。

在这份提案里，他大胆

设想“国立艺术大学”的未来

面貌：“窃以最适宜者，实莫

过于西湖。⋯⋯将来若能将

湖滨一带，拨归艺大管辖，加

以整理，设立美术馆、音乐

院、剧场等，成为艺术之区，

影响于社会艺术前途，岂不

深且远耶！”

次年，中国第一所国立

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

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诞

生，拉开了中国高等美术教

育的序幕。

2018 年 4 月 8 日，中国

美术学院满 90 周岁。从九

十年前的“国立艺术院”到今

日的“中国美术学院”，那天

当年蔡元培先生口中看似遥

远的宏愿，今天已然实现。

九十岁的美院所留给我

们最宝贵的是什么？中国美

院院长许江给出的答案是

——“国美精神”。

此次校庆前，美院特别

梳理了一批手稿，林风眠、蔡

元培、林文铮、吴大羽、滕固、

吴冠中、朱德群⋯⋯他们是

当年为中国艺术奔走呐喊的

师生，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

史上熠熠发光的名字。

其中，有三组手稿，温度

犹在，读来最令人动容。钱

报记者专访许江院长，细读

这些故人字里行间不曾退却

的温度，这正是一代代国美

人的心跳。

正是那些先驱者，播撒

下国美精神的种子；正是那

些后继者，一代代助其长成

了参天大树。

专访许江，重读温度犹在的三组手稿

蔡元培的宏愿，由一代代师生在西湖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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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付玉婷 邓菲

中国美术学院迎来九十周年校庆，这三组手稿，有

些许江早就烂熟于心，有些则是初读。这几天，一直有

人问他，国美最宝贵的是什么？

他总回答：“是国美精神”。

国美精神是什么？就在这几组信间。

听许江细说：

美院的先师是悲情的一代，过去，他们的遗产没有

受到重视和梳理，也正因如此，我们今天的重新梳理才

格外有价值，也格外令我们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孤

寂的人生，看到了他们的不屈和坚守，以及，真正的艺

术价值。

这些信，就来自于我们学校第一代的创建者，我认

为其中，有一种通贯的精神。

第一，是使命担当。这种使命溢于言表。无论蔡

元培、林风眠、吴大羽或滕固，那一代人所想的，都是民

族文艺复兴的大业。这种使命担当，是那代人的特质，

也是他们用以铸造我们学校精神底蕴的真正的精神宝

藏；

第二，是人格精神。所谓人格，是人品行的整体、

格次的高度。林风眠面对死亡，转而想到了学术的进

化；吴大羽先生，其实当时已经远离学校，但仍心系艺

术事业，任重而道远，谈学艺，谈人格，谈技术，谈精神，

最后谆谆教导学生好好学习，不可好高骛远，不可妄自

菲薄。“期成巨斧，判划古今，又何患乎学无进路。”转而

再想，三十年后，在特殊年代，吴大羽先生被禁止了很

多活动，但他心里想的依旧是艺术；滕固先生为学校呕

心沥血，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想着“健全人格教育”的

中心思想，依然想着“艺学的造诣，倡导社会，恢宏艺

教，建设国家新时代的艺术”。这种高风亮节，让我们

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人格精神的温度、骨气、力量，它

就像一个尺度，衡量高下，就像明灯，照亮我们后人。

第三，是诗化的学养。这些手稿，篇篇都是美文。

我想，我们学校将来要开一门课，叫“国美美文”，第一

篇就可以是林风眠写给蔡元培的信，一个留学生的一

封信，但这封信里却是痛定思痛的思考，他写得如此凄

美而开阔，首先想到的是学术的进步，人类的大业，将

自己的悲欢放在其中，简简单单的短信，却让我们看到

了一位大师的心胸，一位东方青年的气质；滕固先生写

给艺专毕业生的信更是字字激情，句句深意，再想想他

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自己所面临的危机、身体状况，

还能发出这样的呼喊，能用自己的人格去照亮别人。

这些信里既看到他们的志向和担当，又看到他们

的激情和气质。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还都不一样，吴

大羽更像是一个人独步千年，在那里沉吟，滕固，则是

一位校长在高歌，林风眠先生，则以非常平实的方式叙

述自己的想法，但都是美文，都有高境。

我想这三点才是国美最珍贵的东西，最深邃的内

涵，是我们世代传承的精神。

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付玉婷 邓菲

许江：三封信读出
通贯90年的国美精神

此次美院校庆梳理中，还能看到一个重要的名字

——滕固，美院史上第二任校长，也是任期最短的一位。

从1938年到1941年，最困苦窘迫的西迁岁月里，这位在

德国专修美术史的海归博士临危受命，直至离世。

当时，留学欧美之人众多，但滕固是负笈德国的第

一位美术史专业的哲学博士，他的《唐宋绘画史》是中国

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绘画断代史。

1938 年滕固为艺专所确立的校训仍犹在耳：“博约

弘毅”——立身行己，贵乎博约；开物成务，期以弘毅。

在许江看来，在颠沛流离的西迁年代，将此四字作

为校训，尤为铿锵有力。

滕固两件1940年的手稿，一为其告国立艺专教职员

书，一为其寄言国立艺专毕业生，均藏于浙江省档案馆。

写下这组信件时，正是夏天，滕固已是疾病缠身，但

文字间充满刚毅之气。同年秋冬，国立艺专经过长途跋

涉后终于迁至四川璧山天后宫，12 月，滕固递交辞呈居

家重庆，半年后因病离世。

在《告国立艺专教职员书》的前三点里，滕固谈学校

的要务，是“提高学术水准，树立笃实之学风。严格教

学，增进学生课业。”谈学校的中心思想，是“培养学生健

全人格。务使一一为国家有用之人材。”再谈学校的使

命，“唱（倡）导社会，期于恢宏艺教，建设国家新时代之

艺术。”——此刻听来，亦不过时。

“我们为什么到这里的？全校师生为何流离转徙到

了这乡间？这一段沉痛的经历印在每一个人的欣赏，永

远不会磨灭，而我们每一次团叙，就有每一次新的检

省。”这是他对毕业生的寄言。

滕固还谈到创造的根源，即艺术家的人格。“有第一

等人物，才产生得出第一等的作品，我从来不希望你们落

入第二等。中外历史上第一等的艺术家不少，古人之所

能者，今人应该也能，西洋人之所能者，我们又何尝不能，

所谓‘有为者亦若是’，这是我们时时刻刻应当共勉的。”

他更清晰有力地告诉毕业生，别忘了自己所担负的

使命——“无庸说，现在诸君都是要上前线的民族复兴

的战士⋯⋯诸君所操的武器是艺术。我曾反覆说过，我

们这新时代的艺术，其特质必为笃实雄健，表现我民族

的美德，足以陶铸一个开物成务的世代，而使之绵延无

极。”

这是一位美院校长在颠沛流离之时的高歌，如同灯

塔，照亮滕固先生自己，亦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滕固
西迁岁月里的“博约弘毅”
滕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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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国立艺专师生暂别西湖畔的悠游岁

月，踏上长达九年的漫漫西迁之路。

西迁后的国立艺专，人事复杂，矛盾重重，林风眠不

得不辞职离校。颠沛流离之际，学生们比任何时候都渴

望师长归来，尤其是吴大羽先生。

吴大羽与林风眠在法国结识，1928 年起协助林风

眠创建国立艺术院并担任西画系主任。艺专同学总说，

“吴秋风，林春雨”，林风眠总是微笑着关爱学生，而吴大

羽却是不苟言笑的严师，他为人正直，教课严格，笔下的

画又极动人，赵无极及许多高班同学提起吴先生，总是

肃然起敬。

吴大羽离开艺专回到上海后，吴冠中、朱德群多次

给老师写信，希望他回来上课。

在给吴冠中、朱德群的复信中，他谈学艺、谈人格、

谈技术、谈精神，永远不忘谆谆教导大家好好学习，不可

好高骛远，不可妄自菲薄⋯⋯他的信总是很长，令学生

视为珍宝。

吴大羽的学生曹增明曾在《师生之间是道义关系

——我的老师吴大羽》中说，有一回，吴先生“端庄凛然

地站在画室中间，一讲就是三小时，讲艺术、讲历史、讲

哲学。远古洪荒，希腊盛唐，旁征博引，雄辩而精辟，使

人觉得‘浑沌里顿出光明’。”他对学生说：“我们之间的

关系，不过是一种道义关系”。“他非常强调‘道义’二字，

认为道义是一种准则，是一种责任感。他讲到这种责任

感，态度极严肃，往往声色俱厉。”

许江说，“看吴大羽谈艺术的本质——美在天上，有

如云朵，落人心目，一经剪裁，著根成艺。这样谈艺术，

用词铿锵有力，一如春暖花开；他又谈艺术的道路，谈作

画作者的品质，谈学习之道，进而谈素色关系，又进而谈

师友关系，最后谈文明之观。”吴大羽的另一封长信，“抵

得上一本绘画论，或者说可以为一切绘画教程教材作总

序，有这样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在最艰苦的岁月，吴先生的字字句句成为学生最有

力的信念。这一时期，除了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这样

此后享誉世界的“三剑客”，亦有李可染、董希文、王式廓

等革命文艺者，他们经历西迁的艰辛，后成为中国近现

代艺术的中坚力量。

吴大羽
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道义关系

这一次死的呼声深入在我心里，现在觉得人类的创造之存在，更为确实。学术进化的程序是相续的，

我们的生命，总不能永远相续，但学术的进化是由人类生命中之创造一点一点增加上去的，因此我绝不悲

欢，有时情绪上发生一种回忆的感到与悲哀的冲动时，我总把他舒畅出来，决不愿去信人即宗教安放在天

国里。我将继续我们人类的工作，幸先生及尊夫人时赐教言，我们总可谈谈学术。

1924年10月，林风眠致蔡元培

奉电知学潮已平，学生照常上课为慰。弟拟星期五乘夜车往上海，星期六之午车来杭州；为艺术院开学

式已举行过，不必说。若尚拟补行，而要弟参与，则最好于星期日（四月八日）行之，因弟星期一仍须回上海，

乘夜车赴南京也。今日已函告内子，劝其携威廉与睟盎两儿同于星期六来杭州。如果能来，则威廉拟住女学

生寄宿舍，请为留一间空屋。弟及内子拟附住贵寓中（如贵寓不便，则临时改寓湖滨之宾馆亦可，幸勿客

气）。被褥枕头等自行携来，下一榻可也。但有扰先生及夫人，殊不安耳。清明时节，故乡好湖山益萦梦寐；

重得故人欢聚，欣赏佳作，真大幸运事；希望此次的预定计画，不改忽生阻力。如星期六因事不能来，当电告。

1928年4月5日，蔡元培致林风眠

美在天上，有如云朵，落人心目，一经剪裁，著根成艺。艺教之用，比诸培植灌浇，野生草木，不需培养，

自能生长。绘教之有法则，自非用以桎梏人性，驱人入壑，聚歼人之感情活动。当其不能展动肘袖，不能创

发新生，即足为历史累。譬如导游必先高瞻远瞩，熟悉世道，然后能针指长程，竭我区区，启彼以无限。更

须解脱行者羁束，宽放其衣履，行人上道，或取捷径，或就旁通，越涉奔腾，应令无阻⋯⋯

1941年，吴大羽致吴冠中、朱德群书

现代艺术学者，大都致力于追寻创造的渊源，求其精神因素之所在。虽然学说分歧，大致是归到艺术

家的人格，这人格不单是伦理的，而是包举其人之精神、行业以及时代反映等之总体。有第一等人物，才产

生得出第一等的作品，我从来不希望你们落入第二等。中外历史上第一等的艺术家不少，古人之所能者，

今人应该也能，西洋人之所能者，我们又何尝不能，所谓‘有为者亦若是’，这是我们时时刻刻应当共勉的。

1940年，滕固寄言国立艺专毕业生

蔡元培致林风眠蔡元培致林风眠

吴大羽书信

滕固寄言国立艺专毕业生（浙江省档案馆藏）
国立杭州艺专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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